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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帅红同志关于梁宝书记去世的
信息时，我正在参加一个重要活动。仔细
地将短信内容读了两遍，之后，我便再也
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情，悄悄地离开会议
室，在门外的草坪上回忆起了关于梁宝书
记的点点滴滴。

梁宝书记是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灵
泉镇薛家垣村的党支部书记。2011年6月，
我在山西工作期间，山西省委号召领导干
部下乡住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
有幸到薛家垣村住了三天，得以认识了这
位担任28年村支部书记的老大哥。

在住村的三天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
被梁宝书记心里装着群众、时刻想着群众
的精神感染着，同时也为他在群众中的
卓越声望所折服。28年里，他多次放弃
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生活环境，带领村民
平整土地、植树造林、修桥铺路、打井
提水、架电通讯，使薛家垣村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道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真
是不敢相信，现在还会有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的村落；薛家垣村百姓之间的和谐程
度也让我惊讶，这个村子几乎不存在你
争我夺的矛盾纠纷。而这一切，都与梁
宝同志这个村支书28年的呕心沥血、忘
我工作，甚至是牺牲个人的健康和生命
直接相关。

2010年10月，梁宝书记在新修村里的
公路时劳累过度咳出了血，之后便查出肺
癌晚期。在住村之前，帅红同志告诉我，我
们要住在村支书家中，这位村支书罹患肺
癌。我当时想，一个罹患肺癌，而且是晚期
的病人，还有心思考虑抓党建、促发展等
工作吗？我们住村的效果会不会因此而打
折扣呢？

在见到梁宝书记之后，我立即被他发
自内心的顶天立地、乐观积极的精神彻底
感动了，顾虑也随之打消。我们劝他要多
休息、抓紧治疗，而他却说，“没事，我这个
病没问题，一定能扛得过去，我还要为薛
家垣村做贡献哩。”紧接着，他便向我们介
绍起了村里的情况，请求帮助协调解决生
活生产用水的问题、解决道路交通的问
题，仿佛这个病与他无关一样！

在回到太原后，领导同志亲自联系治
疗肺癌的著名专家于金明院士，安排梁宝
书记到山东省肿瘤医院检查、治疗。之后，
我与梁宝书记多次联系协调行程，但他每
次都说：“现在村里正在种小葱，离不开
我，过一段时间再去吧……”梁宝同志就
是这样一位真正做到了牢记宗旨、执政为
民的好书记，就是这样一位忘我工作、甘
于奉献的好领导，就是这样一位乐观积
极、豁达大度的好长辈。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梁宝书记
是在他从山东做过病情检查返回薛家垣
村途经太原的时候。那天晚上，帅红同志
安排一起吃饭，我陪着梁宝书记喝了几杯
酒。尽管我表面平静，但内心却五味杂陈。
因为我知道，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
面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就要回山东工作，
另一方面则因为于金明院士告诉我他的
病情并不乐观。

回到山东工作以后，有一天晚上帅红
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又到薛家垣村住村
了，正和梁宝书记在一起。在与梁宝书记
通电话时我告诉他，再去山西时一定要去
薛家垣村看望他，这也是存于我内心很久
的一个真实想法——— 我多么希望再到山
西时梁宝书记还能坐在门前的桑树下给
我们讲述他带领薛家垣村村民脱贫致富
的历史，多么希望他能再一次带着我们到
田间除草、为核桃间苗，多么希望他能再
一次站在垣上畅谈他对周边村落的发展
思路和远景规划……

但这永远不可能了……
斯人已逝，这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

实，但梁宝书记永远是我的重要精神支柱
和路标灯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我认识的

梁宝书记
□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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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今年83岁，嘴里牙没
几颗了。近几天又有两颗牙松
动，一吃东西就痛得难受。
去离家最近的迎胜路上的口
腔医院看了看，医生给拔了
一颗。拔牙后的第四天，牙
龈突然大量出血，止不住。我
下班回家一看，必须立即去找
大夫。我担心医院晚上没人，
就骑上车子先去看了一下，
恰巧赵院长有事来到了医
院。跟他说明了情况，他说
在院里等我们。

当时天下着小雨。自己没
车；所住的怡心苑小区在荣疗
东路北首，平时出租车很少从
这边跑，雨天的夜里，要打车
就更难凑巧了。我想从迎胜路
上拦一辆出租车领回去，可在
路边等了十几分钟，没等到一
辆空车，我怕让大夫长时间
等，只好赶紧回家，骑电动车
带母亲去医院。

骑车到了荣军医院门口，
从医院方向出来的两辆轿车
并排停在人行道上，两辆车之
间有三四米的距离，看样子是
等待前面路况好了再驶入泰
山大街的快行道。我继续蹬
车前行。在我走到东边的轿
车车头前的时候，发现西边
那辆轿车往前蠕动，我于是
减速，想把那辆车让过去再
走。可是，东边那辆轿车一
下子拱了我的车子后轮。车
子歪倒在地上。我的右小腿
一阵剧痛——— 被车把砸了。我
的脑袋嗡的一声！我83岁的老
母亲啊！她老人家怎么样了？
顾不得别的，我赶紧去扶母
亲，一边着急地询问：“没事
吧？没事吧？”

母亲躺在地上，躺在积了
一层泥水的马路上，躺在一辆

汽车的车头前面，自行车道
上。一辆辆自行车、电动车
按响车铃，从母亲头前绕
过，快速地奔向他们的目的
地。母亲没出声。我拉不动
她。开车的从车上下来，连
声道歉。我这才看清是个小
伙子。小伙子帮我把母亲扶
了起来。

母亲从嘴里吐出一口血
水，问是怎么回事——— 她有点
蒙了。我问母亲身上痛不痛，
母亲说没感觉痛。我告诉小伙
子，看来问题不大，刚才吐出
的血是牙根出的，让他不要害
怕。他说要带母亲去检查，我
说得先去口腔医院止血。

小伙子拉着我母亲到了
口腔医院，医生给作了止血处
理。小伙子解释说，他开的是
他女朋友的车，是自动挡的，
他以前没开过这种自动挡的
车，不熟悉。我在这时用纸记
下了那辆车的车号，小伙子写
下了他的电话，签了名。我们
不停地询问母亲有没有身体
不适的感觉，母亲只说胯有点
痛。看来真的不要紧，万幸！老
人家本来就有一身的病啊：冠
心病、脑梗塞、胆结石。

处理完了牙，我决定不再
去医院检查了，让小伙子送我
母亲回家。到了家里跟家人一
说，他们都坚持去医院，说是
如果现在不接着检查，以后再
有事就说不清了，毕竟是八十

多岁的老人了。那小伙子也没
有异议。于是去中心医院。

在医院里，小伙子打电话
叫来了他的女朋友——— 汽车
的主人。小两口跑前跑后，挂
号、付款、陪老人家拍片。片子
出来后，医生看了说骨头没
事。又问要不要再做神经外科
检查。我问母亲头痛不痛，母
亲说不痛，我便坚定地说不必
再做别的检查了。

小伙子和他女朋友送我
和母亲回家，这次是他女朋友
开车。在车上，小伙子塞给我
母亲200元钱，母亲不好意思
要，她说，单是检查就让你们
花了不少钱了，不能再让你们
破费。彼此推让了一番，最终
母亲收下了。在这时，我的思
想是矛盾的。假如只有我自
己被撞，感觉身体又没事，
我是绝对不会要他们的钱
的，甚至都不需要去医院检
查(以前我就这样做过)。可是，
现在被摔的是我的83岁高龄
的母亲，老人家被摔在坚硬
的马路上，被摔在泥水中，无
缘无故受了一番惊吓，也许应
该给老人家一点心理补偿吧。
我就不好意思自作主张坚决
让母亲退回人家给的钱。小伙
子还说第二天再到我家探望
老人。我说，这样，他们就不用
再到我家探望了，这钱就代表
他们的心意了。

到了家，一家人簇拥着老
人上楼，我让那位挺内疚的小
伙子两口儿赶紧回去，时候不
早了，还没吃饭。我安慰他们
说，不用担心，没事了。

第二天，母亲和几个老太
太在外面聊天之后回到家里，
转述别人的话说：“嗨！人家都
说，‘你怎么不和他要1000块

钱呢？这么大年纪让他撞了，
多危险啊！他拿1000块钱也不
多！’”我惊讶于母亲今天的巨
大变化。

母亲本来是没有跟人家
要钱的，人家主动给的时候她
都不好意思要。当时接到这
200元钱，她的内心也许还是
惶恐的：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又花钱给检查过了，咱自己没
伤筋没动骨，再要钱合适吗？
可是，今天，在众人“好心的埋
怨”之下，母亲觉得自己“傻”
了。

假如当时我们一家人气
势汹汹地威胁人家，张开大嘴

“理直气壮”地索要，人家也许
会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那
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不
妨做一番推测——— 以后，小伙
子开车再发生小磕小碰，他会
想方设法逃避；假如小伙子的
亲人被别人撞了，他们一家也
不会善罢甘休，也一定要“理
直气壮”地索要高额赔偿；小
伙子把自己的遭遇跟他身边
的人说了以后，那些听众中的
相当一部分人也会学“乖”了，
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决不
当“傻瓜”。

让我们看看现实吧：老太
太摔倒在马路上，扶起她的小
伙子被赖上，法院因无法确定
具体责任，就各打五十大板，
小 伙 子 因 此 招 来 巨 额 赔
款……一桩桩，一件件，让大
部分怀有慈悲心肠的同胞都
寒了心。结果，各地又有了许
多老人倒地无人扶的报道。

自己得到了利益，却使周
围的人心都伸出了攫取的爪
子或者都包上了厚厚的铁皮，
这个社会就太可怕了！

母亲啊，咱就傻一点吧！

母亲啊，咱就傻一点吧
若有所思

自己得到了利益，
却使周围的人心都伸出
了攫取的爪子或者都包
上了厚厚的铁皮，这个
社会就太可怕了！

□杨艮

□李宗刚
人在病中

人生悟语

人 在 病
中，才会体味
到在生命的历
程中，平淡的
日子其实也就
是我们最太平
最 幸 福 的 日
子。

人在病中的时候，才真正
有了区别于平淡日子的参照
系。也惟有在此时，才会体味
着平淡日子的个中况味。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
就没有不生病的时候。但人又
是极易健忘的，一旦病好了，
又和往昔一样活蹦乱跳了，就
会很快进入到“好了伤疤忘了
痛”的境界。也难怪，伤疤好
了，已经不痛了，难道还一定
要让自己去体味痛的感觉？
即便是体味，也是站着说话
不腰痛，只能是说些不疼不
痒的话。也许，在经历了许
许多多病痛之后，在许许多多
的病痛消失之后，生命的感知
力也会平淡下去，尽管在生病
之时，也曾觉得那些平淡时光
是多么珍贵，因为你全身没有
痛感。没有痛感就可以想自己
愿意想的事，干自己愿意干的
事。

之所以拉杂地说起这样
的话题来，是缘于自己几天前
嗓子突然痛起来，浑身冷，吃
了几天的药，躺了几天的床，
也未见丝毫好转，反而是嗓子
痛得一咽唾沫就痛，一喝水就
痛，一说话就痛，一吃饭就痛。
唉！平时那种雄浑的气势实在
已无法去寻觅半点踪迹了。也
正是在这样一个平淡的彼岸，
在疼痛的苦水中，人才慢慢地
开始重新审视平淡的内在意
蕴。

说来也怪，人在平淡时是
绝难去设想那病痛的情形。这
就似乎是一个浪荡的公子，手
中握有一大把不费任何气力
得来的钞票，在大把大把甩出
去的时候，是难以思虑到这钞
票在当初的来之不易，或没有

钞票时的寒酸。也许，只有等
到自己手中的钞票已经用完
了，剩下的是寒风相袭、走投
无路，才后悔当初潇洒时何不
留一手，以备今日的困境呢？
其实人之生病，也是如此的情
理。

人在病中，才会体味到在
生命的历程中，平淡的日子其
实也就是我们最太平最幸福
的日子。不是吗?在有些影片
中，打更的夜巡者在深夜挑
着灯敲着锣，口中还喊着：

“太平无事啊——— ”没事时没
想到太平有多么珍贵，但有事
时的不太平却使人感到多么
难熬。

难熬的事情来了，退也
无处可退了，只能提领着自
我生命的防御力量进行焦土
战。谁知，无事时疏于练

兵，以致防御系统连连告
急，我这次的嗓子痛、身子
冷就在此列。

平时也觉得多锻炼很重
要，也决心一定要起个大早，
爬爬山，喊它几嗓子，在天地
之间回荡一下被压抑了许久
的浩然之气。无奈惰性总使这
良好的计划无果而终。

孰知，以嗓子痛为起点，
我就一直在退守着，实在不
行了，请来了“点滴”这样
的友军，才助自己免于疼
痛——— 啊，这痛，平常在别
人身上，是从未看出来的，
还动辄要人家顶住，现在想
来，那实在是有些站着说话
不腰痛了。

刚刚从嗓子痛到不敢说
话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还是不
该忘记疼痛的。也许只有此

时，还能明晰地记起这样的病
痛，还能以这样的一个病痛的
参照来重新审视过去和将来
的平淡——— 当然，过去的平淡
不管怎样说，都无法追回来
重新装扮成伟大了。但是，
面对着当下正扑面而来的平
淡，是该重新换一种装扮的
思维——— 因为在病痛中，你
将毫无理由地失却装扮当下
的能力，再把可以装扮当下
的平淡也平淡地打发掉了，
我们企盼中的明天的太阳恐
怕只能是一种企盼，并且我
们还将会不无悲凉地看到，
这企盼最终将彻底消沉在痛
病中。

也许，人惟有在病中时，
才会有一些平淡时无法追想
到的思绪。显然，这思绪，也该
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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